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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琰 李立泰

腰窝镇王蛤蟆村王老头这回差
点毁了！

他 一 生 务 农 ， 勤 俭 持 家 、 一
分 钱 恨 不 得 掰 开 瓣 花 。 供 儿 女 上
学 ， 参 加 工 作 ， 进 步 提 拔 。 儿 子
干 到 了 镇 长 位 上 ， 女 儿 中 学 教
师 。 都 夸 王 老 头 有 福 ， 儿 女 成
器 ， 你 捋 着 胡 子 喝 蜜 吧 。 土 埋 多
半 截 的 人 了 ， 见 过 最 大 的 世 面 也
就 是 县 城 。 县 城 在 他 心 目 中 可 跟
北 京 差 不 多 。 儿 子 要 把 父 母 接 到
镇 里 住 ， 老 王 身 子 一 拧 ， 说 ， 不
去 ， 我 跟 您 娘 在 家 里 多 好 啊 。 电
视里不是好说，接地气啊。

前不久因伤风寒，咳嗽吐痰，
犯喘，上不来气。他在赤脚医生那
吃点药有好转，但还是不轻。儿子
决定给老爹往城里看看。

儿子带老爹来医院，镇长执行
用车规定，打的来的。专家号也挂
了，排队也挨上了，查血。吃早饭
了，不行。那查别的，透视照相。
当 天 取 片 子 ， 这 笑 话 就 出 在 片 子
上。

张三的给了李四，李四的给了
张三。片子掉了包。

巧，给王老头的片子报告上写
的他有病，并不轻，肺上有模糊的影
影 。 见 明 显 异 常 。 处 方 开 了 去 抓
药，大夫把王老头一行支出去，使眼
色给儿子说病。

王 老 头 一 看 大 夫 单 独 跟 儿 说
话，他在外听他们说啥。当听到说
他可能肺上有病，不轻时，立马站不
住了。来时吃俩馒头，回去下了汽
车，到镇上不吃饭了。儿女把他送

回家。
回到家不吃不喝，也不吃药，躺

炕上等死。这可咋办啊，儿女作难
了。

儿女们商议再跟老爹去市医院
看，确诊看是啥病。到了市医院，拍
片没啥大碍，大夫解释病情，就是呼
吸道发炎，吃吃药就会好。儿女们
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压在全
家人头上的阴云满天散了。儿女们
说他没大病，他不信，说，哄爹干什
么！儿女求大夫给老爹说病，大夫
说，大爷你没大病，吃点药就好。他
说大夫，你的好意我领了，是我儿女
们叫你说得吧？谢谢你好心。后又
换几家医院，诊断一样，偏不信大夫
说得没病。

他却认为自己有病。说儿女们
和大夫串通好的哄他。回家还是不
吃不喝，人不吃饭那还了得，眼看日
渐消瘦，成病人了。全家急得团团
转，这可咋办啊？

儿子镇长的同学在一家医院，
决定再找同学帮忙，给别扭爹演演
戏，真合伙哄哄他。儿女们又强行
把他拉到医院，挂号、诊断、测血压、
听诊、拍片等等做了一遍。给他看
的这位同学，走了个后门，加塞儿
看。

这个同学也是专家，看了王老
汉的片子，大惊失色：大爷，你的病
可不轻啊！

王老头说，是哩，他们都不跟我
说实话，瞒我哄我。那你才是实在
人，你说还有救吗？王老头哭腔的。

大夫说，你最多再有个把月的
大限。不过你命不错，现在有救了，
若 你 早 来 几 天 我 这 里 还 没 这 特 效
药。咱刚从德国进口的高级药，你

还算有福，给扎上一针就好了。几
分钟见效，保证你能走着出医院。

王老头听闻，紧缩的眉头松动
了。面露喜色。刚才还有气无力的
哼哼叽叽，这会儿有劲说话了。那
赶快给我打针啊！他催大夫。

大夫说，这进口针可贵啊。不
知你舍得舍不得？

多少钱？
一针就三千多。三千多？！王

老汉羞答答看儿子女儿。
王老汉说，贵是贵点，只要治病

贵也打。大夫开了处方，这么贵的
针拿来我要亲自给老大爷扎。儿子
去拿了针来。

大夫给他扎了针慢慢往里推。
推 完 叫 他 休 息 会 儿 。 躺 了 十 几 分
钟，扶着他坐起来了。老头眼努力
地睁睁，有点精神了。他抻抻胳膊
蹬蹬腿，浑身也活泛起来。大夫微
微笑了，问他：

是不是啊？管事吧。
是管事。王老汉说，扶着我站

站。他起来了。大夫的手像赵本山
似的指着他说，走两步。

架着他慢慢能走了。在大夫诊
室里走了两圈儿。老汉儿女都高兴
地说大夫真是妙手回春。老汉对大
夫千恩万谢。他回到家精神明显地
好转，能吃饭了。经一段调养他又
成了健康老头。

我问讲故事的朋友，给老头扎
的啥针？他说一支大青叶。

谎言

□刘诚龙

鲁迅先生有篇《立论》，说的是：人
家 生 了 男 孩 ，各 色 人 等 各 提 礼 物 贺 满
月，各带嘴巴去“打三朝”，甲说：“这孩
子将来要发财的”；乙说：“这孩子将来要
死的”；丙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
多 么 ⋯⋯ 阿 唷 ！ 哈 哈 ！ Heh e！ he，
he he he he！”

甲乙丙，各有辞令，谁最可敬？说直
话，说真话者，都是我们要歌颂的，以话
之弯直与话之真假言，甲乙丙三人，该拉
出去枪毙的是甲，该抬到神龛上的是乙，
该防备别跟他玩的是丙——这厮太狡
猾，凡事模棱两可，虚与委蛇，叫他给您
两肋插刀，别想。

甲，是主人要把他抬到神龛，各位客
官却要把他拉出去枪毙；其中之故呢，一
为主，一为客也；若主客异位，你当了主
人，你爱谁，你恨谁？阁下真喜欢那个说
真话的乙吗？

百姓们大概是喜欢甲的。若说丙聪
明，话过了脑子，说话打哈哈，既不恭维
人，也不得罪人，属于聪明人说聪明话
——人太聪明，貌似也不靠谱啊，至少这
人不会待人真好；那么，乙是没过脑子
的，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想了吗？没
想。

而我觉得，甲之话过了脑子，更过了
心肠。他与人为善，话如三冬炉火，暖
人，话如盛夏冰激凌，爽人。要而言之，
他以菩萨心肠待人，不嫉恨人，期待他
人好。嘴唇没生刀，舌头没长草，心肠
一片光风霁月，有一副热心肠——如今，
祝福他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不多
了——你若晴好，那还得了？

话之弯与直，有人总爱往人品与人
格上扯，似乎说直话的，便是好的，便是
耿直的，便是正直的，便是直爽的，便是
直率的。场合上尽揭人短，一点也不给
他人留面子，美其名曰，我是直人，没歪
心；骂起人来，不择词语，不，尽择词语，

把天下坏言，戾语，恶词，歹句，全收集拢
来，往他人脸面泼，往他人心口打，美其
名曰我说真话，我是直性子。

说弯话的，不全是伪君子，或是菩萨
心；说直话的，不一定是真君子。一个人
不是与人为善来说话，只想以言杀人，未
必感觉其真话有多真，只感觉其真话要
多恶。话尽是弯弯绕，固然讨厌，话尽是
直通通，你不觉得难与此人交？直话伤
人比曲言害人，未必罪轻，“是以先王之
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什
么意思？“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
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又是什么意思？话
说得好的，两人或成知心之交；话说抝了
的，两人或兵戎相见。

直与弯，真非道德之衡器，说弯话便
是人品差，说直话的便是人格高？刀有
尖直的，枪是走直线的——杀人的武器，
都是弯的？直的也不少。

话之弯与直，不关乎道德，甚关乎心
肠。心肠善良之人，其说话或直或弯，都
顾及他人感受，力求他人舒服——即使
有所规劝，有所批评，有所不满，有所讽
刺，也都出语谨慎，择词善类；心肠歹毒
之人，其说话或直或弯，都以伤人为得
计，弯话是口蜜腹剑，直话是投枪匕首，
他哪会顾及你受不受得了？

话之好坏，不论弯直，得看善恶；说
话转个弯的，不一定是虚伪，或是醇厚；
说话箭样直的，不一定是直率，或是尖
酸。

“话到嘴边又咽下”，猛言恶语也罢，
好言好语也罢，或得话到嘴边再咽回去，
话咽后，要过一下脑子，这话有几分蠢，
有几分智；切切尤要者，话咽回去，要过
一下心肠，这话有几分善，有几分恶。话
要过脑子，话更要过心肠。

话的弯与直
□色·照日格图

从我刚刚记事起，妈妈的形象
就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妈妈高挑
白净秀丽，勇敢勤劳朴实，温柔内敛
坚强。

妈妈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
李氏殷实世家，属于大家闺秀，蒙古
族名德勒格尔玛，汉名李荣珍。妈
妈从小贤淑达礼，温文尔雅。妈妈
与爸爸虽是指腹为婚，但自从与爸
爸结为连理，妈妈和爸爸始终相亲
相爱，不离不弃，长相厮守——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科尔沁
草原烽烟四起，匪患横行，民不聊
生，爸爸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科尔沁
左翼中旗旗大队，担任该大队大队
长和科左中旗旗长，与国民党军和
土匪武装英勇战斗。作为革命军人
和干部家属，妈妈时常被土匪追捕
而四处奔波。80 多岁高龄的姑姑至
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几个持枪
匪徒突然闯进妈妈、爷爷、姑姑躲藏
的一个老乡家里，叫喊着要抓色音
巴雅尔的家属。当时妈妈怀里还抱
着幼小的儿子，即我的大哥。由于
妈妈他们及时躲藏在矮小破旧仓房
的杂物后边，没有被土匪发现，躲过
了一场杀身之祸。这种惊恐险境，
不知妈妈遇到多少次。但是，妈妈
以坚强勇敢的意志和对爸爸的绝对
信念，顽强勇敢地支持着爸爸的革
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把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在长达
几十年时间里，妈妈一直操持家务，
默 默 无 闻 地 支 持 着 爸 爸 的 革 命 工
作。那时家里人口多，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全家
三代同堂十口之众。一段时间，还
需照顾年纪尚轻的姑姑和叔叔。

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家务活全
部依靠人工，老少三代十口之家的
吃饭穿衣等都靠妈妈一人操持。妈
妈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妈 妈 要 缝 补 衣 物、纳 底 做 鞋 。
买不起缝纫机，妈妈就自己裁剪，手
工缝制。妈妈每当做针线活时，总
要把一个硬纸壳制成的圆筒形盒子
放在身边，盒子直径有大人的一拃
左右，高度有 20 公分左右，盒子里面
装着针线、剪子、锥子、顶针等一些
女红常用用具。妈妈不时地从盒子
里拿出所需用具，或剪或缝。用得
时间长了，盒子表面出现破损，妈妈
就用牛皮纸粘好，后来我们都不记
得盒子原来的颜色了。这就是妈妈
的针线盒，它几乎伴随了妈妈一生。

记得妈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时，
一般是先给大的做起，再给下一个

做。为了节省，还要时常把哥哥姐
姐穿小的衣裤改一改后再给弟弟妹
妹继续穿，并把旧衣服的布料用染
料染成原来的颜色，穿起来就像新
衣裤一样。我们先后上学了，妈妈
给我们做棉衣棉裤后还在外边又给
套上单制服，穿在身上又暖和又精
神。

做鞋是妈妈的一项重要活计，
妈妈做的鞋穿在脚上，既舒服，又结
实，还好看，更重要的是造价低廉。
为了做鞋，妈妈总是把裁剪衣裤的
边角布料和还稍结实点的旧布边角
收起来，存到一定数量后，用稀面煮
糨糊，把那些各种形状的下角布料
巧妙地粘贴好，制成袼褙，用它来做
鞋帮和鞋底。那时爷爷搓麻线，把
搓好的麻线绕成环，连成长长的麻
线环串挂在墙上，妈妈就用这些麻
线纳鞋底。做鞋底和鞋帮都有好几
道工序，做每一道工序，妈妈都非常
认真细致。当最后把鞋底和鞋帮缝
合在一起，即上完鞋帮后，妈妈还要
往 鞋 里 灌 满 沙 子 进 一 步 整 形 。 之
后，妈妈才让我们试穿。

妈妈的针线活特别好，许多人
看了赞不绝口。妈妈曾很自豪地和
我们说：“妈妈是从小和你们姥姥学
得的一手好针线活呀。”为把姥姥的
女红真传传给下一代，当大姐和二
姐长大点后，妈妈就边做针线活，边
教她们，使两个女儿都有了一定的
女红基础。

妈妈很讲卫生，不但把孩子们
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把家里的
门窗、桌凳等擦洗得一尘不染。每
当拆洗被褥后，最后都用澄清的小
米 米 汤 浆 洗 一 遍 ，使 被 褥 更 加 耐
用。当把洗得干干净净、浆洗得平
展实挺的被褥面和里子挂在房前晾
晒时，邻居的女人们看后常常啧啧
称赞。

妈妈的心好像是永远在孩子们
身上。有一天二姐在家里帮助妈妈
搞卫生，擦电灯泡时不小心手被灯
头连接处粘连，既不能把手拽开，也
没有喊叫的意识了。这时不知为何
那么巧，就在二姐命悬一线之时，妈
妈正好走了进来，一眼看到二姐被
电得两眼发呆，一只手和电灯粘在
一起，便瞬间伸手向二姐的那只手
用力打去。霎时电灯泡粉碎了，二
姐得救了！事情过后，我们说，妈妈
这样多危险哪，极有可能也被电着
啊，应该拿木棍等绝缘物体拨开二
姐被电的手。但是，妈妈说：“哪能
顾那么多，稍晚孩子就没命了！”妈
妈是冒着生命危险，给了二女儿第
二次生命！

在妈妈和爸爸的艰辛抚育和言
传身教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先后
长大，都上了中专或者大学，都走上

了 工 作 岗 位 ，都 组 建 了 自 己 的 家
庭 。 妈 妈 依 然 做 着 力 所 能 及 的 家
务，有时还做点针线活。这时，妈妈
依然拿出那个针线盒，从中取出针
和线。可是，妈妈的视力已不如从
前，纫针时需要孩子们帮忙了。此
刻，妈妈就会微笑着说：“妈妈老了
⋯⋯”

无情的岁月、战时的奔波、一生
的操劳，使妈妈亭亭玉立的身姿慢
慢显得有些弯曲，青春焕发的脸庞
慢慢出现些许皱纹，乌黑闪亮的秀
发慢慢掺杂缕缕白丝。但是，始终
不变的是妈妈朴实勤劳的品质和坚
强勇敢的意志。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
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爸
爸离休后曾对我们说：“我能一心一
意的为党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党
交给的工作任务，离不开你们妈妈
的支持和帮助。你们的妈妈不论什
么时候，不论多么艰难，都一直在我
身边，一直操持着这个家，你们妈妈
的这一生非常不容易，她有功于我
呀！”爸爸的话，语重心长，字字情
深。虽然短短数语，但是包含着多么
丰富的内容和多么深厚的情感呀！

在 许 多 曝 光 落 马 的 大 大 小 小
“老虎”“苍蝇”变质轨迹中，几乎总
有助其滑向犯罪深渊的女人身影。
爸爸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生革命，长
久为官，坚守信念，终生清廉，也始
终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相伴。这个女
人就是妈妈，辛勤劳作、默默支持、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妈妈！

妈妈和爸爸共同生活 60 多年，
相依为命，相濡以沫。2006 年的一
天早晨，妈妈没能像往常一样起床
吃 饭 ，孩 子 们 赶 紧 把 妈 妈 送 往 医
院。虽经精心治疗，妈妈还是没能
康复，在住院的第 18 天，妈妈安详地
合上了双眼。

走过 87 年人生旅程的妈妈，经
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品尝了人世间
的酸甜苦辣，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
思念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妈妈爸
爸的卧室里，我们又看到了妈妈的
针线盒——一个极普通的圆筒形硬
纸壳盒，里面装着妈妈用过的针线、
剪子、锥子、顶针⋯⋯

这 个 跟 随 妈 妈 几 十 年 的 针 线
盒，无言地向我们讲述着妈妈普通
而又非凡的一生，述说着妈妈朴实
而又高尚的品格，描述着一个伟大
母亲纯洁而又崇高的精神世界⋯⋯

亲爱的妈妈，您还好吗？孩儿
永远向您致敬！

妈妈的针线盒

乡土炊烟

金色光芒 汤青 摄

我的家园我的梦
亮丽风景线·

三言二拍

小小说

□张景慧

每一年清明
都在赶一趟回到过去的班车
稀稀落落站点
按着辈份排序

即使晴朗的天空
也要怀揣着绵柔的雨丝
濡湿的文字
被尘埃锈蚀钙化
钉进皮肉和骨头里

与悲戚无关
只能怀思我们的影子
不需要雨丝 眼泪 断魂
祭奠每年重复的感情

清明

塞外诗境

□肖龙

林西落日

远处的鸟雀消失。原野
它所凌驾的荒凉，如一道符咒
紧紧地追随着群山
而落日在天际的回响
冗长如蛛丝，沉重如哀叹

寥廓间，生锈的榆树
在低吟中完成最后的祭拜
它的信仰与激情
被白昼和黑夜无情地瓜分
背后寒冷的孤烟
用魔法将暮色缓缓抬起
一条叫西拉沐伦的河
从地层跃出，将树林分成
林西林东，左岸右岸

林西。吹响窗纸的东风
给额吉带来盼望已久的消息
游牧的巴特尔回来了
拎着马鞭，抱着酒坛
还有个梳着长辫的汉族姑娘

倒春寒

冬的裙裾在视野里黯淡
春风开始吹响街道
远山，白雪最后的馈赠
正把地平线抹平。而河流
那唯一的西拉沐伦
曾经的涌动和激情
在倒春寒的镜头下
凝聚，定格成坚硬的往昔

命中注定的邂逅
雨和雪，在季节里交汇
那常见的音符
变成轻柔婉转的叹息。
傍晚雪花
乖巧如初嫁的女人
小心谨慎地适应着
屋脊的习惯，池塘的习惯
扫帚和门廊的习惯

滞留的鸟雀在榆树
点点耀眼的墨黑
像遗下的干果一样慵懒
无疑，褐色的树枝
在背对着灯光的同时
也背叛了它们的隐秘
一声啁啾，一片羽毛
还有破损的短墙，都证明
曾经惊惶的痕迹

村落。湿漉漉的街巷
湮没原野归来的最后马群
远山，树木，青石⋯⋯
而解脱般的静止中

闪亮如剪刀炊烟
在夜幕的东风里缓慢推进
提高了母亲的呼唤

塞外初春

□董改正

春天野菜多，就是树叶，也有很多可
吃的。济南人把吃椿芽就叫“吃春”，是
特指。泛指的“吃春”一派生机，姹紫嫣
红的，主要是说吃野菜，甚至包括花，槐
花可以做粑粑，榆钱也可以，红色的杜鹃
花洗净就可以吃，咸咸的。当然，最勾人
的，是吃野菜。

野菜之好，在于一个“趣”字，味道首
在“野”。春日迟迟，两三邻妇，着印花春
单衣，几个孩儿，活蹦乱跳。挎着篮子，
睁着眼儿，于地头埂上，涧边山脚，细细
寻。寻到了，一声尖叫，野菜的味儿就在
这儿呢。陌上花开缓缓归，步子悠闲，让
人不由想到脚，脚边的野菜、野花、野草。

野菜之中，最有名的当是荠菜，其次
有马兰头、蒌蒿。周作人把紫云英也算
进去，是不对的，那是人种的，是肥田。
如今荠菜可以大棚养殖了，肥硕、鲜嫩，
但味道总不如。蒌蒿是令东坡垂涎的，
紫红，有浓烈的异香。大棚种植的，整
齐，绿里泛白，摘菜方便，也更鲜嫩，却没
有那种“气”，野气。人种的怎能称野
呢？野菜要有点倔才行。就像隐士进
宫，再吟山林，隔。

李白的《清平调》非常好，但怎能比
拟《蜀道难》，有仙气、野气。太规范的读
多了，就想看看素朴、稚拙的，比如说四
言诗、《诗经》。诗经里野菜多，而且都那
么好听、好看，读起来就口齿生香。“参差

荇菜，左右采之”，荇是水生的，叶如睡
莲；“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茆也是水生
的，叶如马蹄，就是莼菜，张季鹰喜欢的
那种，味道好到可以辞官；“陟彼南山，言
采其薇”，薇是野豌豆苗，伯夷、叔齐不食
周粟，就食它维生，《植物名实图考》说它

“久食不饥，调中”，正好合适；蕨，荼，莫，
葑，芣苢，读出名字来就含着乡野味，瘦、
苦、涩、异香。

这些古雅的野菜，我们往往名实难
合。带一本书按图索骥，一对照才发现，
原来这些化石般的名字，我们的野外还
有很多，只是对面不识而已。

野菜大多微苦，对于“甜”引起种
种不适，正好中和。素朴的野菜，一般
都是凉拌，一素到底的，这才合了野菜
的秉性，加肉做，就是不懂它了。这让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老人的一句话：“敦煌
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挂枝
儿、吴歌，乃至 《白雪遗音》 等等，是
野菜”，要保持它的“野”、原生态，这
样才有味道，才能成为根。

自然的春是美好的，姹紫嫣红，每一
颗 心 都 是 向 往 着 的 。 吃 春 ，岂 是 在 味
觉？人本来于自然，心若安静自得，朴素
如野菜，也必有味，当然静好。

吃春


